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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国际地位提升,需要加大对能够直接参与国际治理的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力度。以语

言服务和非通用语种为关键点的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应在目标定位上兼顾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在培养内容上涵盖语服技能、专业知识、管理素养和职业文化;在培养途径上体现“情境特殊化”方式,从而实

现通用教育和专门培训的双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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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既是时代的

呼唤也是国家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有

了极大提升,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到区

域合作机制的推进,到G20、金砖峰会、亚信会议、中
非合作论坛等一系列主场外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越来越重要,在国际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强。
然而我们对参与国际治理人才的储备,尤其是在国

际组织人才输送方面,既存在数量上的严重短缺,也
存在人才任职层次质量的问题。

仅以联合国为例,中国属于任职人数偏低的国

家之一。虽然我国在联合国系统任职的国际职员从

2005年的604人增长到2014年的893人,但从相

对比例来看,2014年我国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国际职

员人数仅占联合国系统国际职员总数的1%,列第

24位。[1]而据统计,中国目前给联合国缴纳的会费

占比为7.92%,是缴纳会费第三多的国家。2018年

8月14日公布的联合国2019-2021年常规预算各

国分 摊 比 例 估 算,中 国 的 会 费 占 比 将 提 高 至

12.01%,超过日本成为第二。[2]中国在联合国系统

任职的国际职员方面代表比例不足,显然与中国目

前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对有关国际组织的贡献不相

匹配。中国的国际组织人才缺口已成为一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既然加大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已经成为一

项国家战略,那么就需要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理

念、途径和方案进行研究,以形成共识,开展实践。

一、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理念

对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首先应把握

其特点与要求。笔者认为,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

培养应突出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语言服务”。谈到国际组织的

语言服务人才,人们常常会将其等同于翻译人才。
诚然,口笔译是语言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语言服

务并不只是口译和笔译。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郭晓勇从行业的角度指出语言服务的范畴包括翻译

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教学与培

训、语言相关咨询业务等。[3]2016年4月正式出版

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蓝皮书》则将企业所

需要的语言服务类型分为笔译、口译、文案写作、文
档排版、应用软件本地化、网站本地化、本地化测试、
字幕和配音、语言服务培训和其它。[4]在全球化和信



息化发展的推动下,我国语言服务企业在不断向数

字化转型升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已

经开始改变口笔译服务的形态,未来的翻译活动必

将越来越多被机器辅助,未来翻译服务质量的评价

也不会局限于语言本身,而将越来越多地趋向于

商业目标或娱乐目标的达成,从而接近语言服务

的根本要求。目前我国尚未将语言服务作为一个

独立的学科来建设,翻译教育仍然是语言服务教

育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翻译教育工作者

在理念上还只是在讨论“机器是不是会取代人”,
在教学手段上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显然

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个关键点是“非通用语种”。杨学义、刘雪

卉指出,伴随着“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人才

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国家对语言服务人才的需

求不断加大,亟需培养一支跨语言、跨文化、跨领域,
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

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

专业翻译人才队伍。[5]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随着

我国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战略的

实施,中国已进入公共外交的新时代,迫切需要向外

部世界特别是向亚非、拉美地区传播我们自己的道

路和价值观念,迫切需要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

更加密切、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文化联系。在推动中

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进程中,非通用语种可以在多个

层面上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非通用语种人才的战略

地位日益突显。[6]然而综观目前我国外语人才队伍

的整体实力,与国家文化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非通用语

种翻译人才的培养,更需在推进国家战略过程中得

到提高。在与我国建交的176个国家中,涉及88个

非通用语种。不同语种在培养理念、教学资源、师资

力量、训练手段等方面参差不齐。相关语言人才仍

然严重不足,很难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外

事接待任务,满足国际会议、经贸谈判、旅游市场拓

展等重要场合和活动高质量的翻译要求。[7]具有坚

实的外语翻译能力是毕业生从事国际组织语言服务

工作的必然条件和基本要求。可以说,高校非通用

语种人才的培养是语言产业发展的盲点之一。要实

现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目标,非通用语种的建设和

发展是关键的一环。

二、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实践

从宏观层面上看,语言服务是指国家或者其他

团体与个人以语言文字作为资源手段为社会团体各

种单元及个体提供帮助与支持的各种活动。[8]因此,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培养

中,作为主体的翻译教育应该如何适应新形势和新

挑战? 除了传统上的口笔译人才,还需要怎样的人

才培养?
(一)目标定位

首先是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的目标定位,这
是人才培养“forwhat”的问题。90年代初,随着全

球化和国家间依赖性的日益加强,国际组织的地位

得以极大地提高。联合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国际政府组织之间协调合作日益加强,非政府组

织、区域性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的发展也非常迅

猛。[9]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曾对全球治理的参

与主体做出阐释,即国家并非是权威的唯一来源。
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超国家组织、
次国家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等参与了全球治理过

程。[10]因此,就“国际组织”这个概念而言,应该既包

括联合国、东盟、非盟、世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上合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包括国际奥委

会、国际足联、国际红十字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

行等“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要在国际治理中发

挥更重要的作用,不但需要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

国际化,也迫切需要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出民间的中国声音。因此,
对“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的概念,也应该采取更

为宽广的界定。国内的少数几个院校,如上海外国

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在
国内较早与国际组织开展人才培养合作,与联合国、
欧盟等国际组织合作进行高端口笔译人才培养,取
得了不少宝贵经验。但不同地区的不同高校,如果

仅将目光锁定联合国、欧盟这样“高大上”的少数几

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又未必能具备充分的条件,就很

难真正落实人才培养的目标。既然“国际非政府组

织”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影响力的一个重要

领域,我们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上,就应

该将视野放宽,结合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友城外交

的各种需求,跳出联合国工作语言的局限,发挥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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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的自身优势,拓展人才培养的面向。
(二)培养内容

其次是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内容,这
是人才培养“aboutwhat”的问题。加拿大学者德利

尔首先提出“翻译教学”和“教学翻译”的概念,区分

了以考核学员外语学习成果提高为目的的“代码转

换”式翻译和以“出翻译自身成果”为目的的翻译教

学。[11]经过翻译教育界多年的努力,已经逐渐厘清

了 “翻 译 教 学”(teaching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alskill)和 “教 学 翻 译”(teaching
translationasameansoflanguageenhancement)的
区别,改变了传统上认为“懂外语就能做翻译”的
观念。[12]

那么同样的,针对国际组织的语言服务人才,也
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

才当然应当具备语言技能,但不能简单等同于语言

人才。国际组织明显的领域性、专业性特征,需要国

际组织人才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健全的知识结

构。而目前我国高校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现行的

分类方式和培养规格,还不能适应国际组织对复合

型语言人才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开展积极

探索。翻译专业的教育已从单纯注重语言,转向以

技能为核心,但还不够,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培

养,不应只关注人才技能层面的工具性价值,更应该

突出作为“职业人”的完整心智培养,这里面除了知

识和技能,还有情感和思想。人才培养方案应紧扣

国际事务和国际治理的特殊情境与需求。按照这一

思路所设置的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课程体系,则
可由四大板块组成:语服技能板块、专业知识板块、
管理素养板块和职业文化板块。

具体而言,语服技能(languageserviceskills)板
块培养学生的双语乃至多语种工作沟通能力、论辩

谈判能力、口笔译能力、信息收集能力、工具使用能

力等;专业知识(professionalknowledge)板块包括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国际治理等必修课

和选修课,提升学生面向国际组织人才特定领域和

专业 的 知 识 与 能 力;管 理 素 养 (management
expertise)板块以“职业人”教育为导向,培养学生的

项目管理、流程管理、时间管理、人际关系管理、心理

健康管理、危机管理等方面的能力素质;职业文化

(occupationalculture)板块则包含了国际组织文

化、国际交往礼仪、区域国别特点、公民素养培育等。

显然,要交付上述人才培养内容,单靠某一个学科的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迫切需要跨学科的交叉与协作。
(三)培养途径

再次是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途径,这
是人才培养“inwhatways”的问题。国际组织语言

服务人才的培养,应兼具“通用教育”和“专门培训”
两大功能。也就是说,既是传统的大学本科或研究

生阶段的全人教育(wholepersoneducation),也是

对具体工作场所的入门职业培训。因此,在教学方

式上,既要有传统的课堂授课,也要结合情境模拟和

演练、真实场景观摩与实习、短期项目训练及实操,
以实现教学模式上的“情境特殊化”。例如,2014年

起,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国委员会合作,选拔优秀青年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实习。在课程设置和项目规划上,人才培养高校

需要打破院系壁垒,整合全校资源。很多高校已经

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比如:在本科生教育层

次上,2013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率先在开设独立的

“国际组织人才基地”实验班,课程设置融合了国际

经济、国际贸易与国际法的相关课程,除英语外,还
加大法语语言能力培训;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组建了跨学院的“国际治理研究院”,
实行“2+1+1”的培养模式[13],于2017年3月开

始,从全校各专业一年级研究生中选拔40名学生,
由高级翻译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国际经贸学院等

选派教师进行国际治理相关课程培训,完成两年本

专业及国际治理研究生课程学习后,再选拔出20
人,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学习一年,
取得硕士学位后安排进入国际组织实习一年。不同

高校的做法应该充分分享,培养规格、过程和评估的

相关数据应该公开交流。如果可以发起组建全国性

或者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教育协作组”,开
展研究、制定标准、实施评估,将有助于各校在国际

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理念、原则、方法等宏观思

路上形成统一,在具体教学操作上有规范标准可依。

三、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观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价值理念,这
对于教师和学生均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2015
年,教育部出台《2015—2017留学工作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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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3年中,加大对尖端人才、国际组织人才、非
通用语种人才、来华青年杰出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

人才等五类人才培养力度。可以说,培养包括国际

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在内的因应全球治理需要的各类

人才,将是未来数年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新支点和

增长点。开展创新国际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研究虽刚

刚起步,但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广大学者和教

育工作者需不断在培养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方面

努力探索,更加自信地在国际舞台上贡献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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